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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儿童文学研究推广学会
每年都要评选年度 “上海儿童文学
好作品”，这个奖项是为了表彰上海
作家在本市的报刊上 (以儿童报刊
为主) 发表的各类优秀儿童文学作
品，展示上海作家一年的创作成果。

评选的标准很高，甚至说是严格的，

上不封顶，下不设限，有好评好，宁
缺毋滥。初选的篇目由各报刊自荐，

作品数以千计，再经专家评审，筛选
到最后不过六七篇而已。由此可见，

原创儿童文学精品仍然是一稿难求
的。也可见，文学不是一伙人起哄的
事情， 而是一个人的事情， 任何夸
张、洋洋洒洒大幅漫说是没有用的。

文学需要安静， 需要有社会责
任感，需要有平常心，一些被宠着的
写手，养尊处优，无所事事，又爱热
闹，写出来的书胡编乱造，无良书商
还会哄抢鼓吹，居然能大销，苦了那
些不明就里的大人与孩子。 想想一
代儿童文学作家陈伯吹， 被公认为
“东方安徒生”，活到九十有加，才写
过多少书？拿童话来说，长的短的加
起来不足五十篇。 其中 《阿丽思小
姐》《波罗乔少爷》《一只想飞的猫》

《骆驼寻宝记》等俱是传世名篇。 被
洪汛涛称为 “把童话举在头顶上的
巨人”、“我国把童话献给童话的第
一人”的贺宜先生，一生写了一百二
十多篇童话作品，也就百万字左右，

许多篇目不逊于安徒生，如《小公鸡
历险记》《鸡毛小不点儿》《象蜜蜂那
样的苍蝇》《“神猫”传奇》《哼哼与珍

珍》《月夜发生的故事》 等都是不可
多得的经典之作。

写作是孤寂的事，无耐心静心
难成大器。 写作静心之处有三：其
一 ，须静心潜于生活之中 ，以平常
人 、 平常心担负起社会的应尽职
责 ，关注凡人俗事 ，真实而真诚地
拥抱生活。 其二，须静心地感悟生
活、洞察生活、剖析生活，在生活的
细微之处探索一般人想不到、见不
到的东西。其三，须静心而书。一颗
浮躁而狂野的心是难以写下好文
字的。 水静如镜、月正中天静静吐
出内心深处的思绪、丰沛而温暖的
情感，这静思、静想、静书的文字一
定是动人的。

《上海市年度最佳儿童文学作
品集 （第三辑 ）》， 第一编收录了
2017 年度好作品 15 篇，第二编选
录了 2017 年优秀作品中的 10 篇。

应该说这些文学样式各异的作品都
有自己的特点，具有真情实感，作者
们都是一些有追求、 有个性想法和
艺术探索精神的人。我注意到，他们
的作品并不多，都是平心静气写的。

其中年轻的作家马嘉恺， 选辑中选
录了他的《夜晚，雨点合唱团》，是个
短篇，未必是他最好的作品，但从中
可看到他的语言特点和结构故事的
能力。 他已出版了六部长篇幻想小
说 ，大约 200 万字 ，创作的时间跨
度有十年之久， 这期间他辞去了工
作，在完全没有收入的境遇下写作。

他让我写一段推荐语， 我马上想起

两句话： 这是沉静的心写下的沉静
的文字，只有沉静的人才会欣赏他。

另一位是殷健灵， 她的儿童诗
《遇见八岁的我》入选本辑。 殷健灵
是多面手，她的小说更好，不久前出
版了长篇小说《野芒坡》，是第三届
“上海好童书”的获选书目。 我认为
这部小说在题材与视野上有新的突
破，作者有一颗单纯洁清的心，她沉
得下心来思考与写作。 还有一位谢
倩霓，她是一位十分勤勉的作家，此
辑中的《年关飘香》是篇散文，有着
浓郁的民俗芬芳， 还选了她的一篇
小说《上学路上手拉手》，也有真实
的生活场景。 她最近出版的长篇小
说《梦田》获得了很好的声誉，她告
诉我，会放慢节奏地写。

再一位是陆梅， 她对文字有敬
畏，本辑中选了她一个短篇《迷宫》。

是她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 《像蝴蝶
一样自由》中节选的几个章节。这部
小说出版后引起了文学界的关注，

以二战为背景， 作者用穿越时空的
写法， 把二战中遇害的犹太女孩安
妮与现实中的中国女孩老圣恩联系
起来，虚实结合，现实与幻想交融 ，

传达了对生命的感悟与人性的光
芒。艺术上有诗意的沉重，有象征的
哲学。这部作品的生命会持久。去年
五六月间， 我与她有过一次简短的
交谈， 那是在普陀区图书馆一个为
男孩女孩荐书的启动仪式上， 在会
前的休息室内碰到， 谈起她主编的
《文学报》与她的创作。她说话很轻，

她说，《文学报》不追求一时轰动，只
是安安静静地办，恒定、长久。 她又
说，写作也只能悄悄地一个人写。她
说得很好，我记在心里了。

还有简平， 这是一位极有社会
责任感的作家。去年金秋时节，上海
市作协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与简
平的对话会，在题为《文学是一种精
气神儿》 的发言中我说：“就是这么
一个瘦小的人， 从作品中传达的精
气神儿却是那般热腾腾的豁达，对
生活与生命却有那种超凡脱俗的淡
定从容。 ”他在忙中入静，静生定力，

写下一篇篇鲜活之作，本辑选的《水
孩子》《约架》是他的新作。唐池子也
是上海一位活跃的儿童文学作家，

她常有探索的新作， 这里选了她一
篇新写的儿童小说《白猫》。 起初这
篇小说的题目是《飞翔的猫》，开头
有许多景色描写， 我让她修改成现
在的题目，景色也删减了。作品突出
写一只时隐时现的白猫， 这白猫是
具象的也是象征的， 有着文学的质
地，给读者若干想象的余地和空间。

本辑中周锐是写童话的老手
了，他是快手，快而生妙，这篇《早点
回家过年》妙趣横生。新手金敏的儿
童诗《葡萄》写法上也有新意。 其他
新手庞鸿、周桥、朵朵等的作品也都
有值得一读的地方。

万物归于静，静待真正经典之作。

（本文为《上海市年度最佳儿童
文学作品集（第三辑）》序）

粉籽花，晚饭花
项丽敏

中秋节刚过，屋后人家就把场

院里的粉籽花割掉了。割断的花枝

堆在一起，有半人高，好多未开的

花苞簇立枝头， 没有机会再开了。

心里有些可惜： 还没到枯萎的时

候，干吗急吼吼把它们割除？

粉籽花的花期长，能从夏初开

到秋末。 傍晚，屋顶的炊烟刚升起

来，花就开了，一支支袖珍型的小

喇叭， 多为紫红色， 也有白色、黄

色，或两色相杂的。 小时候还真拿

它当喇叭吹过，摘一朵花，抽去花

蕊，将细细的花颈含在唇间，抿着

嘴吹。 吹了几次，不出声，吐掉，换

一朵再吹，直到吹出声响。 有孩子

自作主张， 干脆叫它小喇叭花，嘴

里含着花，手里还捏着一把，吹着

吹着，太阳下山了，西山顶上的金

星亮了。

女孩子喜欢这花，更多是因为

它的香气———新娘子身上才有的

水粉香。 “粉籽花”这个名字，就从

这粉嘟嘟的香气里来的。 在过去，

女孩子也真把它当香粉用———那

黑色球形种子， 就是小小的粉盒，

打开一粒，里面装满了细粉，用指

尖将粉挖出，放在手心，匀开，扑在

脸颊上， 脸就白了， 又白又光滑。

《红楼梦》里，宝二爷曾用植物为姐

妹们制过胭脂，不知可用到粉籽花

的种子。 想来该是用过的，因为粉

籽花众多的别名里，就有一个“胭

脂花”。

粉籽花也叫晚饭花， 知道这

个，是读了汪曾祺文集之后的事。

汪曾祺写过一篇《晚饭花》的小

说，很短，不到两千字。 小说是以一

个少年的视角写的，少年叫李小龙，

和宝二爷为姐妹们调脂弄粉时的年

龄差不多，或许还要小一些，对异性

已经有了模糊的爱慕， 但这爱慕和

成年人的爱又不一样，不掺杂欲望，

没有企图， 只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

的倾心。 李小龙倾心的姑娘叫王玉

英。李小龙在学校读书，放学回家时

是要经过王玉英家门口的， 经过门

口时就会暗暗地看她， 把她当一幅

很美的画来看。

这真是一幅很美的画，画里有

天井一样的狭长院落，正面是一堵

山墙，“山墙脚下密密地长了一排

晚饭花。王玉英就坐在这个狭长的

天井里，坐在晚饭花前面做针线”。

在李小龙的心里，这画面里有一种

贞静的美，又神秘又寂寞。 又有一

种浓烈， 这浓烈被寂寞包裹着，想

要挣脱，冲破———就像花朵的香气

想要冲破院墙。

“晚饭花开得很旺盛， 它们使

劲地往外开，发疯一样，喊叫着，把

自己开在傍晚的空气里。 浓绿的，

多得不得了的绿叶子； 殷红的，胭

脂一样的， 多得不得了的红花；非

常热闹，但又很凄清。 没有一点声

音，在浓绿浓绿的叶子和乱乱纷纷

的红花之前，坐着一个王玉英。 ”

汪曾祺写晚饭花， 其实是写少

年李小龙内心里的情绪， 也是写王

玉英内心里的情绪。一种想要去爱，

渴望爱，又不知如何去爱的情绪。

王玉英没多久就嫁人了，嫁的

那个人似乎是她喜欢的。但是李小

龙并不喜欢那个人，觉得那个人配

不上王玉英，觉得她不该出嫁，“很

气愤”。 在少年李小龙的心里，王玉

英就应该是画里的人，始终和花朵

坐在一起， 被花朵的香气拥簇着，

而不是被一个污浊男人占有。王玉

英出嫁之后，晚饭花还在开着。 只

是这画面再也吸引不了李小龙了，

没有王玉英， 晚饭花开在那里，又

有什么意思？只是教人难过。 “这世

上再也没有原来的王玉英了。 ”小

说的最后一句这样写着。 让人惆

怅，又无可奈何。

《晚饭花》里的李小龙就是汪曾

祺，这是汪老后来承认的。汪老说他

小时候和李小龙一样， 喜欢随处留

连，东张西望，对美有着发乎天性的

敏感， 把美的人与事物当做画来看

着，喜爱着，内心柔软而充实。

对晚饭花，汪老说他并不怎么

欣赏，因为这种花实在平凡，没有

值得歌颂的品德 ， 甚至是低贱

的———集市上没有人卖它，公园里

没有人种它， 诗人不会为它写诗，

画家也不画它。它还有许多明显的

缺点：没有姿态，枝叶太多，白天的

颜色只是一个浓绿，到傍晚开出花

来才让人感到它是花， 花型又不

美，只不过还算好玩，花开得也太

多，多到细碎，毫不懂得掩饰其村

俗乡野之气。

汪老说此花的低贱之处还在

于它太好养，“随便丢几粒种籽到

土里， 它就会赫然地长出了一大

丛。 结了籽，落进土中，第二年就会

长出更大的几丛， 只要有一点空

地，全给你占得满满的，一点也不

客气。 它不怕旱，不怕涝，不用浇

水，不用施肥，不得病，也没见它生

过虫。 这算是什么花呢？ 然而不是

花又是什么呢？ ”

汪老几乎是有些刻薄地将晚

饭花贬了一大通，仿佛真的很看不

上这种毫无花姿，简直不像花的植

物。 但他在写小说时，又将少年爱

慕的姑娘和晚饭花放在同一个画

面里，让这花从头开到尾，寂寞着，

芬芳着，成为小说的背景。

不仅如此，汪老还将自己的小

说集命名为《晚饭花集》，他说：“我

的小说和晚饭花无相似处，但其无

足珍贵则同。 ”无足珍贵，与其说这

是汪老对自己作品的评价，不如说

是自谦。 看到这里，也才幡然若有

所悟： 之前对晚饭花的那一通贬

谪，也是汪老的自谦吧？ 我们听的

人大可不必当真。

粉籽花通常长在乡间人家的

门口、窗下、前后院子里。 夏天，晚

间乘凉时， 人们将凉床抬出来，放

到花丛中间。 夏天蚊蠓多，乡间尤

其多，成群地飞在低空，无论如何

驱赶，也避免不了它们的袭击。 坐

在粉籽花丛中就好多了，粉籽花的

香气对蚊蠓来说就是毒药，是能够

致命的。

真是一物降一物。粉籽花开在

夏天的夜晚， 或许是有意的安排

吧。 这宇宙间，一切的存在，哪怕多

么微不足道， 也是巧妙安排的结

果。 每一种生命都有其亲朋，有其

天敌，也有其守护者。

有一件事是我想不明白的。花

朵开放释放香气，是为了展示它们

的魅力，但那些选择在夜晚开放的

花儿，在黑暗中，不就像锦衣夜行

的人么，再怎么美，又有谁能够看

见？ 只能说，自然界的秘密太丰富

了，每一种植物和动物的生活都有

其奥妙，生命的趣味就在于此吧。

2018.9.27
责编:陆梅 何晶 技编:李福眠
E-mail:hejing@wxjt.com.cn

世纪

风悦 读· S H I J I F E N G· 輥輳訛

序
跋
精
粹


